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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曾是一位美丽动人的姑娘，明眸皓
齿，体态轻盈，尖尖十指如葱管，弯弯莲瓣似
笋尖。

而且，她还出身高贵，她的祖父徐文忠是
太尉，她的父亲徐琨是大将军，她是名门望族
中的千金小姐。因而，她饱读诗书，才华横
溢，有着一肚子的锦绣文章。

她理所当然地被送进了皇宫，成了皇帝
的一位妃子。

她的夫君叫萧绎，是南朝时期的梁元帝。
这位梁元帝也是一位青年才俊，喜欢读

书，擅长绘画，诗词歌赋无所不通。
按理，这样的才子佳人走到一起，会是怎

样的一种琴瑟和谐、举案齐眉的幸福啊。

徐昭佩美丽、聪明、热情似火。正值青春
妙龄的女孩子，恰似一朵怒放的鲜花，是最需
要男人爱怜的时候。

可是，这位梁元帝萧绎，他在治理国家的
同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笃信佛教。他拜佛、敬
佛，和僧人们参禅悟道，对女人似乎没有兴趣。

徐昭佩的失落可想而知。如果她长相丑
陋，性情愚钝，总以吃穿打扮为己任，倒也罢
了。偏偏她是那样的飘逸，那样的灵秀，那样
的惠心兰质，又是那样的多愁善感。

萧绎喜欢她作的辞赋。如果他们不是夫
妻，那将是一对非常好的文友。

可是，事实上，他们就是夫妻。而且，萧
绎不爱她。不爱就是不爱，没有道理可讲。

徐昭佩只有在孤寂冷清中打发着日子。
她常常坐在窗前，望着外面的落花缤纷，随水
而逝。没有人给她一点温暖和关怀。这种痛
苦和凄凉，就像那漫漫黑夜一样无边无际。

命运啊，给了她如花的美貌和过人的才
情，却再没有给她幸福的婚姻。而女人的美
貌和才华，是需要别人欣赏的呀。

她的痛楚无人能解，她只有借酒消愁。
有一天，她在酒醒后偶尔拿过镜子一照，

才发现，她美丽的容颜已被泪水浸泡得坑坑
洼洼，她如云的秀发已染上了丝丝白霜。

她的青春和才华在孤凄寂寞中无声无息
地流走了。

她忽然愤怒了，为这么个薄情寡义的男
人，付出自己的一生，太不值得了。

然而，她又有什么办法呢？在那个时代，
她挣脱不出那狰狞的樊笼。

她只有用自己的办法对付他。
几年后，听说萧绎要来。她于是坐在梳妆

台前，细细地打扮起来。描上秀眉，贴上花黄，
涂上胭脂，再戴上一只玲珑剔透的珠翠耳环。

只是，她只为自己画了半面妆，另一半
脸，就让它素面朝天。

我用了“画妆”而不是“化妆”，是因为那
个时候的妆是很浓的。“归在院中重洗面，金
花盆里发红泥”。一洗就洗出来一脸盆红泥
汤子，可见那时候的妇女，是怎样的浓妆
艳抹。

画成这样的半面妆，带给别人的恐怖程
度，可想而知。

萧绎果然非常惊诧，问：为什么画成
这样？

徐昭佩平静地说：陛下只看到了我的一面，
却看不到我的另一面。言下之意，你只看到了
我的缺点，你看不到我光彩四射的无穷魅力。

她的美，竟然如此凄凉。
或许是听懂了她的话，或许是压根儿就

没有理会，这个从来没有在她身上动过心思
的男人拂袖而去，从此，便与她断交了。他无
所谓，反正身边有的是女人，可是她……

她穿着华丽的衣服，带着脸上的半面妆，
呆呆地站在那里。

半面妆啊，丑陋不堪的容貌下是怎样一
颗破碎得鲜血淋漓的心啊。

她在羞辱别人的同时，更是糟蹋了自己。
只是，她在拿着玉瓶打老鼠，她实在是不

值得啊。
日子又回归到冰冷孤寂的状态中来了。
难道，就这样孤零零地终其一生？难道，

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如花的容貌和耀眼的才
华被岁月一点一点地吞噬殆尽？难道，就这
样任由花自飘零水自流，花落人亡两不知吗？

对着镜子，她发现自己还没有老到不堪
的程度。她的眼睛依旧明亮，脸颊依然丰腴，
秀眉依然弯弯地像树叶一样又翠又亮。

好吧，你不爱我，那我就找个爱我的
人吧。

徐昭佩开始了与外面的交往。
然而，短暂的欢愉之后，留给她的是更深

刻的伤痛。
后来，她在外面找情人的事终于暴露了，

那位笃信佛教，一生都没有正眼看过她一回
的梁元帝萧绎，这一次被彻底激怒了。因为
他是男人，他是皇帝，他的面子比什么都
重要。

她知道自己无路可走了，她整理好自己
的衣服，坐在梳妆台前，仔细地为自己画好了
妆。这一次她没有画半面妆，她没必要再为
哪个男人用心了，她心已成灰。

徐昭佩从容地走出来，走到院子中间的
井台上，纵身跳了下去。

她以生命为代价，挽回了自己的尊严。

半面妆半面妆半面妆半面妆

有一年的春天，我舅舅所在的生
产队买了一辆大轮拖拉机。社员们都
很兴奋，因为有了拖拉机，就可以到青
海湖边打湟鱼了。那会儿的湟鱼没人
管，只要有运输工具，谁都可以到湖里
捞鱼。

过了几天，舅舅们就拉回来了满
满一车斗湟鱼。湟鱼卸在打麦场上，
社员们都拿着麻袋，端着簸箕，拎着水
桶到场院里，我舅舅按人头给每家每
户分发湟鱼。

我的外婆家也分到了一堆湟鱼。
我母亲用麻袋背回来，倒在外婆家的
院子里，拿来剪刀和水盆，开始剖鱼洗
鱼。

我们都很兴奋，围着那一大堆湟鱼
转来转去。

所有的鱼都死了，但眼睛都睁
着。我盯着那两只圆圆的眼睛，从里
面看不出任何表情，我放心了，伸出手
来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它们。湟鱼的身
子是金黄色的，没有鳞片，身上的花纹
像波浪一样起起伏伏，浅黄银黄明黄，
闪着一层层亮晶晶的黄色光焰。湟鱼
的鳍也是金色的。这么漂亮的鱼，游
在水里该是多么的优雅啊。但此刻，
它们全都死了，变成了我们全家满心
期待的美味佳肴。

我的舅舅分完鱼，坐在院子里休
息。他拿大茶缸喝水，满是丰收的兴奋
和喜悦。他看着我们剖鱼，说：噢哟，你
别看这个鱼儿，厉害死了。一梭子一梭
子地往我的腿上撞，疼死了。要不是我

牙咬得紧，早跌进水里淹死了。舅舅的
一个同伴也坐在院中休息，他说：撞头
还不算，那些个鱼儿还会咬人，缠到腿
上就下不来。你看……他撩起裤腿给
我们看，果然，他的腿上伤痕累累，有青
的紫的淤痕，还有破皮出血留下的伤
口。我的舅舅也挽起裤腿，我们看见，
他的腿同样又青又紫，肿得都有点变形
了。

我妈妈很好奇：怎么被撞成这
样？是不是青海湖的鱼儿太多了？

舅舅说：湖里的鱼儿也不算多，但
就是怪得很，鱼儿只要看见个人下水，
它们就围拢过来，疯了一样地撞你。哎
哟，你别看这些鱼娃儿，力量大得很，厉
害着哩。

我的外婆低头洗鱼，说：青海湖的
鱼打捞给了十几年，别说半湖鱼，再有
一湖鱼也打得差不多了。打过这一
次，以后再不要去了。免得叫鱼儿撞
翻在水里。

我蹲在鱼堆边，小心地触摸着这
些鱼。除了青海湖的湟鱼，我还没见
过其他的鱼类。我好奇地摸着它的肚
子，它的鳍和尾巴，还有圆圆的眼睛，
实在想不出它游起来应该是个什么样
子。我不敢摸它的嘴，每条湟鱼的嘴
都大张着，好像随时要扑上来咬人。

突然，金灿灿的湟鱼堆里闪过一
道耀眼的光芒，一条湟鱼飞跃而起，越
过同伴的尸体，飞身落在了一边的土
地上。

全家人一阵惊呼：噢哟，这条鱼儿

还活着，快快快。舅舅的同伴飞跑到
厨房，拎过来一只桶，把摔在地上的湟
鱼捡起来，放进了桶里。

被摔晕的鱼儿在清水的浸润中，
慢慢地缓了过来，它摇了摇尾巴，开始
游动了。大舅说：不要杀它，养着玩
吧。我就蹲在水桶边一直看它，它甩
着尾巴缓缓地游着，鱼鳍像扇子一样
舞动，真是好看极了。我特意掰了一
点白面的锅盔，揉碎后撒到桶里，它居
然也吃掉了。这条鱼看样子是活下来
了。

第二天一早，我睁开眼睛后就跑
到厨房，去看昨天养的鱼。却发现，它
已跃出桶外，摔在厨房的地上，死了很
久了。

我大哭起来，心疼我的玩伴就这样
没了。又纳闷，那么深的水桶，除非有
人捞出来扔在地上，否则，它怎么可能
跳得出来？再说，桶里有水，有食物，它
可以活下去，它干嘛要跳出来啊？

我的姥姥淡淡地说：别哭了，它不
想活了。活也活不长。

以后，我就再也没吃过湟鱼，因为
封湖育鱼了。街上偶有小贩们在偷偷
摸摸地卖湟鱼，但我一次也没有买过。

我总是忘不了我的舅舅们那一次
在青海湖里打鱼的情景，湟鱼们成群
结队地围攻打鱼的人，毫不犹豫地一
头撞向踏进湖里的人腿，那是它们愤
怒的反抗。濒死的鱼儿拒绝救援，宁
愿越过桶壁自杀也不愿意呆在水里，
那是它们更加愤怒的反抗。

单位看大门的老张没了，走得很突然。
听同事们说，老张好像是脑溢血，只一

下，躺倒后再也没有站起来。
心里很难受，那么活生生的一个人，两天

前还见面打招呼了，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说起来，老张和我的关系不错，经常帮我

做这做那的。其实，老张和每一个人的关系
都不错，总是乐呵呵地听别人调遣，帮助机关
楼里的人干一些杂物。

老张，我屋的日光灯管坏了，你帮我换一
下。老张马上答应：好好好，我就上来。

老张，我办公室废报纸太多了，你搬走
吧，收废品。这个好像不是调遣，是帮助老
张。老张也马上跟来，抱起一大堆落满灰尘
的报纸，整理好后放在后院。要说，那些废报
纸也卖不了几个钱。

老张一直在我们单位看大门，看了很多
年。但看的年头多也不算工龄，因为老张不
算编制内的在职人员，他只是单位雇佣的临
时工。所以，他的工作不止是看大门，机关楼
里有人要干什么体力活，或遇到什么急事难

事，总是下去招唤老张。老张也总是随叫随
到，认认真真地把交待的活干好。

说起来，老张的工作真的挺不错，一个人
守在门卫，操心院子，打扫卫生，整理花卉草
坪。份内份外的事情都做得很好。

我有事也找老张，公事私事都找。但我私
事上找得很少，只有一次，我想养花了，请老张从
后院帮我挖了一兜土拎到了楼上。公事上就找
得很多，好像找老张干活是天经地义。尤其单位
上开大会小会的时候，我就叫老张帮忙打扫会议
室，搬桌子搬椅子，帮着装订材料。老张毫无怨
言，总是认真细致地把我交待的活干好。

有一次，我俩在会议室里分发材料，老张
突然说：开会真好。

开会有什么好的？我惊讶的说不出话
来。谁会喜欢开会呢？不管台上的还是台下
的，坐在那里，不能动，不能跑，还不能说话，

不能接听手机，多憋闷啊。还要集中精力听
台上的领导讲话。精力哪能那么好集中呢，
台上的领导又不是讲故事讲笑话，听着听着，
思想就走神了，一走神，脑袋就发木，眼皮也
开始打架，昏昏欲睡了。

在台上的领导恐怕也不好受，要发言，要讲
话，那讲话也不是好讲的，要讲出道理，讲出哲理
来，要讲得大家心悦诚服。还有主持会议的领
导，台下的人尽可以精神游移思想开小差，他必
须得高度集中，全神贯注地听领导讲话，并且把
讲话的内容记下来。因为在会后总结的时候，他
得要说出来主题是什么，精神是什么。重点是什
么，一二三。要讲得头头是道，条理清楚才行。

机关里的人最头疼的可能就是开会，谁
会喜欢开会呢？

我问老张：开会好在哪里？
老张说：开会就是代表。代表就是优秀

的人。
我说：还有那么多人不开会，不当代表，

那也不见得他们不优秀啊。
老张说：你不懂。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我懂了，我明白他的意思。老张在

这个单位干了很多年，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
责。而且，他还那么乐于帮助别人，谁都可以
叫他干活，谁叫他他都应承，从来也没听他说
过一句抱怨的话。

老张完全可以称得上优秀的员工，他理
应坐在会议室里，当代表开会。

可是，老张从来没有开过一次会。
他在会前布置会场，他在会后打扫卫生，

但是会场里，没有他的位置。
老张走了，毫无征兆地走了，机关楼里的

人们感慨地叹息几句，还是各忙各的。看大
门的老张，不会影响到任何人。

我很难过，想为老张写一篇悼词，又想到
悼词可能他的家人已经写了。他的家人比我
了解他，悼词肯定写得很悲切，对老张的一生，
总结得也很全面。

那么，老张，让我为你开一次会吧，你是
本次会议的代表，请你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听
台上的领导讲话。旁边，还有电视台和报纸
的记者，在为你照相，他们将报道这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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